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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日 记记
2月 17日

几 乎 全 天 都 在 看 金 性 尧 选 注 的《宋 诗 三 百

首》。我最爱看后人批驳前人诗句的败笔，例如：

“五六句稍率。”“末两句较弱，与前六句不相称。”

“此诗绝佳者实只首四句，余词皆费。”原来，即便

范仲淹、梅尧臣等诗人也都有不佳的诗句。所以，

看文章找作者的代表作是有道理的。记得以前翻

看最多的是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唐诗鉴赏辞

典》《宋词鉴赏辞典》，里面对每首诗词都是赞赏的

语句，绝少批评之辞。小时候还是读书太少，以为

这就窥到诗词世界的全部真髓了，一直停步不前，

导致我现在对诗词的理解还是那么浅薄。读书还

得广博一些，否则会有越看越窄之虞。 （王川）

2月 21日
昨天晚上，细细的雪开始下，用路灯映看，就

是长长的牛毛皴，有水墨画的意思。雨水已过，还

有雪落，真是奇了。早晨拉帘看时，天地都是灰白

色的，也不知道几点。缩回被子，我把自己幻化成

盘古，世界是模糊的，混沌的，不清楚上下，远近，

也没有边界。我自己仿佛也融化了，透明了。或

者化成亿万朵雪花中的一朵，在雾霭中飞荡，在云

间穿越。我又睡着了，做了奇怪的梦，在一座奢华

的大厦中，我手中攥着一个号码牌，寻找自己的房

间。每个房间都是咖啡色的木门，金色的门牌号，

但找来找去，我就是找不到那个号码。周遭是匆

忙的人群，他们上下电梯，去赶着搭乘地铁或飞

机。我只好去问一个服务员，她一把拿过我的钥

匙，说，已经到退房时间了。那好吧，我也去搭电

梯，离开这里，庆幸省却找房间的麻烦了。忽然醒

来，窗帘的一角处透进光来，天色大明，我平静地

回到了自己的床上。 （伍艾）

2月 22日
下午两点半，我约了好朋友们去劳动公园玩

雪。阿兰拿来从网上购买的雪球夹，它能夹出心

形、五角星形、葫芦形和小鸭子形，有趣极了。我

们欢快地拿着这些道具夹雪，当自己的雪球夹夹

出的形状成功时，不由得欢呼雀跃。看到河岸的柳

树垂下柔软的丝条，我们又突发奇想，把各种形状

的雪球夹到了柳条上，就这样，一根根柳条上，就结

满了洁白色的雪葫芦、雪鸭子、雪星星、雪爱心。看

着这些可爱的作品，我们爱不释手，拍照留念，欢声

笑语响彻河岸，引得行人驻足，无不羡慕我们五十

岁的年龄却保持着二十岁的心。我们也在玩雪中

收获了奇思妙想带来的喜悦，更重要的是，我们在

相处中找到了最美的自己。 （刘红娟）

2月 23日
我们一家三口一起乘高铁到沈阳游玩。第一

站我们去的是沈阳故宫。在检票口处，我看到了

我最喜欢的小狐狸，听说可以和它们拍照，我便选

了一只看着温顺的狐狸拍照留念。随后我们就进

入了故宫里面。一进到里面我就觉得沈阳的故宫

和北京的故宫相比实在是太小了，城墙矮，宫殿少

而小。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崇政殿，它是整个故宫

的正殿。再往里走就是大政殿，大政殿的东西两

侧就是十王亭。然后我们进了一个文创店，在里

面我们选了两个小纪念品，还盖了纪念印章。最

后我们去参观了妃子的寝宫，看完寝宫之后感觉

她们那个时候的设施跟现在相比简直相差了十万

八千里。我不禁感叹道：“时代发展太迅速，但是

我们也不能忘记古人为我们留下的财富。”离开故

宫我们去了北市场、西塔韩国风情街、中街，我要

特别说一下北市场。来到北市场时天已经黑了，

但那里却灯火辉煌，随处可见各种大小不一的花

灯和造型各异的龙年装饰品，显得年味十足。北

市场香气扑鼻的小吃更是数不胜数，我吃到的最

不一样的是烤冷面和鸡架子，烤冷面是没有番茄

酱的，切的块很大。烤鸡架是加糖喷醋的，吃起来

别有一番风味。沈阳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更

是一座美食天堂！ （陈乐桐）

2月 25日
九点多下楼，碰上我的婆婆遛弯儿回来。她

问我干啥去，我说去商业城买肉。不到十分钟，我

就走到了商业城。叮铃铃！手机铃声响起，一看

是婆婆来电：“你到哪了？我骑电动车接你来了，

在商业城门口。”“妈，我到商业城了，这就买肉。”买

完肉和菜，我刚出商业城门口，就看见婆婆在马路

对面冲我招手：“我在这儿呢！”“今天街上人车多，

挺乱的，接我干啥呀！”我嘴上抱怨着，心里也确实

不踏实。恰逢正月十五，商业街上很乱，路况艰难，

怎么忍心、怎么放心她老人家来接我！“你拎着东西

忒沉，再说我总开车出来。”坐在电动车后边，我看

着八十二岁的婆婆的背影，酸暖交织的情绪在胸

腔里膨胀开来，张口想说什么，却突然眼眶一热，

什么也说不出来。 （张春荣）

我有几个好朋友，十数年间，我拜访过他

们的家乡。

一

小梁和我同一年毕业，同一天上班。我

俩那时还是懵懂的孩子，一起听校园民谣和

卡朋特，看《罗马假日》，讨论王小波。她当年

送我的贺卡，我至今保留着。二十多年过去

了，我们结婚生子，从文艺青年，成长为中老

年妇女。

第一次去她的乐亭老家时，我俩刚买车

没多久，开车的技术和车一样崭新，带着四五

岁调皮的孩子们就上路了。

她家的村子是丰子恺画中的模样，村头

有大柳树，篱笆墙隐约掩住一家家的砖屋。

她家的院子是狭长的，从正房的堂屋穿过去，

是屋后长长的院子，和侧卧在院墙边的厢房，

院子里种了干干净净的蔬菜、花朵。她家的

房子上了年纪，屋里摆放着暗红的板柜，上面

陈设着一对青花胆瓶和紫檀梳妆镜，椅子似

乎是明式的。记得门上还画着一幅幅花鸟，

与宋人院画相仿。这座屋子保存着从盖成那

一天就开始收集的气息。

我在堂屋、厢房、院子里走来走去，想像

着小梁和妹妹，幼时怎样掀开板柜取衣服，用

目光描摹门上的花儿和鸟儿。

小梁的爸爸妈妈和她的姨、舅把我们当

成贵客，忙忙地生火烧灶，热腾腾做了大锅的

食物。十多个人在堂屋围着桌子吃饭，热闹

极了。

饭后，小梁带我们去滦河边。河滩异常

宽平，犹如一片沙漠。我们在顶头的阳光下

跋涉了很久，四周宁静如洪荒，我不记得是否

走到了遥远的河边，那一天松软的河沙把我

融化，淹没了。

其后几年，我又去过她的家一两次。每

一次，她的家在我记忆中都不一样，好像是唐

传奇《柳毅传》中瑰异的遭遇，转眼间，那书生

就找不见龙宫的入口。

二

小笛比我小好几岁，她是在城市里长大

的孩子，有着嫩粉色的圆脸。研究生毕业的

她读书伏案太久，腰椎常常酸痛疲乏。她叫

我姐姐时，最后一个音总是绵长的，把我环绕

起来。

她的老公王教授是个热情的男孩子。很

多年前，我突发奇想，要带孩子去一处不收门

票的荒凉海滩。王教授偶然听到了，他说，他

的老家昌黎就有这样的海滩。行动派的他马

上开着车帮我实现了这个愿望。

那处海滩果然没有一个人，成群的白色

海鸟盘旋在细沙上，我走近了，它们就腾然飞

走，俄而，它们又回落到不远处。透明的海水

涌过来，又涌走，吞吐着这片天地。

小笛、王教授和儿子一起挖沙子，盖城

堡，这个简单的游戏他们玩了许久。我也那

么久地看着他们一家人，觉得幸福美好得要

命，甚至觉得以后再不会有这样寂静的海和

海滩让我遇到了。事实上，也没再遇到。

三

老杨是我在新闻部的同事，当年大家都

不到 30 岁，纷纷拿《东方时空》做标杆，为新

闻事业奋斗着。我只熬了 5 年，而老杨坚守

了 20多年。

前年我们到滦南境内的滦河边去玩，不

知怎的，恰好就在老杨的老家左近。而他没

有随我们而行，为照顾年迈的母亲，孝顺的他

不愿离开须臾。

他用微信指点我们去他家和他堂姐的宅

子探勘。许久无人居住的院子里青草漫过了

人，屋檐的一角也垂落了。在剥落黑色漆皮

的木门上，我拍到了一只小蜗牛。院墙倾颓

了半边，一位老乡骑着三轮车经过，在墙隙间

问了一句：“要修修喂？”然后就消失不见。我

们几个外乡人站在草间，颇感趣致。

从老杨的村子出来往东走一二里，就到

了滦河岸边。这一处河道在导航上可以看得

很清晰，河水轻轻折弯了一下，变得开阔至

极，如同宁静的湖泊。我们卸下小桌、椅子，

烧水，煮茶，河水温柔地舔舐着我们的心情。

我们几个拍了合影，咪咪去捡鹅卵石，小梁晒

太阳吸取天地精华，我脱掉鞋去趟河水。阳

光还是西斜了，几个伙伴默默地给自己发了

此处的导航定位。

四

祥哥的老家在迁西。去年的一天，他的

妹妹招呼他回家相聚。他邀请我们说，四月

的梨花正盛，去看看吧。

我们先去了他家附近的山坡，果然漫山

遍野都是梨花树，每一株都开得认真开心，每

一朵花都自在可爱。风儿实在温柔，蓝天也

实在清脆，我们坠落在这满目繁华中。幸然

梨花不是溢香的植物，如果再加上满身春天

的香，那还了得。

祥哥带我们到了妹妹家，兄妹搭着肩膀，

说笑不停。午餐时，一个长桌旁坐满了人。

席间，有村子的族叔或者伯伯，妹夫也在相

陪，热烈地劝酒布菜，我何曾遇到过这样的酒

宴，最终也热烈地喝多吃多。

回程中，祥哥提出要去看看他从小长大

的老宅。我记得是在村子的尽头，一个缓坡

处。荒草把他家的院子彻底吞没了，台阶也

被没有章法的植物缠满。我们拨开刺棘藤

蔓，钻过去，上到门前，三间的屋子在我眼前

迅速褪色而成泛黄的旧照片。

老屋里面什么都没有了，只在墙上糊着

许多旧报纸。窗子的玻璃残损了，透进来模

糊的光，40 多年前的语境在四壁暗暗流动。

我感叹，但说不出一句话。祥哥也在沉默着，

他有多少往事在这里留存啊，此时汹涌的记

忆一定在敲打他的心门。

在村口，祥哥遇到几个骑电单车玩耍的

女孩子，他上前和她们自拍了几张合影。一

个孩子问他，你是哪个地方的？

正所谓爱屋及乌。因为我爱我这些朋

友，所以也觉得他们的家乡特别亲切。李白

说，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与朋

友家乡的每一次相逢都令我陶然而醉，流连

忘返，那，也是我心灵的故园吧。

他们的家乡
□ 张薇

“校长，我选了一个团结楼小区的孩子，

您也了解一下咱们片区的生源情况。”年轻班

主任小严善意地提醒我。于是第一期家访，

我与她一起走进了小辰的家里。

一进门，我四下寻找客厅，家长却把我们

领 进 了 卧 室 ，我 才 明 白 这 是 两 室 无 厅 的 户

型。狭小的卧室只可以坐下两个人，家长搬

来小板凳坐在了门口。

“你们在这儿住多久了？”我开启了家访

模式。

“住了两年多了，老大在中学，这是老二，

平时我照顾他们哥俩，有时候爷爷奶奶也要

过来同住。”家长开心地讲着，我心里却五味

杂陈：这么拥挤，连个像样的桌子都没有，孩

子们怎么学习呢？

我四下寻找桌子的时候，发现她家角落

里有一个占地很大的科技作品，用空矿泉水

瓶子制作的模型。

我好奇地问家长：“孩子对科技创新感

兴趣？”

家长滔滔不绝地讲起来：“孩子特别喜欢

参加这类活动，咱们学校从来不组织，他有时

候和别的学校的同学去参加活动。”

我听了之后，随即表示：“您放心，我们一

定让孩子在团小也能闪闪发光。”

回校之后，我立即让班主任小严联系家

长，收集孩子在科技创新领域的成绩和作品，

我们专门为这个爱科学的孩子出了一期公众

号，称他为科技小明星。

小辰看到自己的事迹被宣传，特别感动，

当面感谢我们对他的认可。

但家访时家长的话也深深刺痛了我，为

什么我们学校的孩子不能在本校参加科技创

新活动，而要去别的学校蹭活动呢？

我让德育处王主任规划学校的科技活

动，她提醒我：“校长，以前我组织过，咱们的

生源参加这类活动效果不会太好，每次上交

的作品寥寥无几，也拿不出手。”

我联想起小辰家里狭小的空间还有简陋

的居住环境，随即对孩子们的创造力也没有

了信心，但我还是对王主任说：“我们不用有

压力，只给孩子提供展示的平台即可，别追求

完美的效果。”

于是，学校第一届科技节全面启动。我

们共收到了 126 份参赛作品，每样作品都体

现了孩子们的科技理念和创新思维，完完全

全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当然，小辰同学的火

箭作品在其中特别耀眼。

老师们看到这些作品，既惊讶又感慨：

“ 以 前 怎 么 没 发 现 孩 子 们 有 这 方 面 的 潜 能

呢！”我特别自豪地在全体教师会上说：“咱们

学校学生的创造力并不差，孩子们多棒呀！

我们要相信他们，加大力度去发掘、去培养！”

我也在全体学生面前亲自表彰了科技节上

表现优秀的学生，学校这一次活动也被国家级、

省、市、区级媒体分别报道，老师们组织活动更积

极了，孩子们参加活动的热情也异常高涨。

学校各类创新活动相继开展，而小辰因

为在科技领域被认可，科研兴趣更浓了，学习

成绩居然突飞猛进。

他妈妈特别激动地感谢学校，感谢领导

和老师，说我们改变了她的孩子。

我也为一次小小的家访让我挖掘出教育

的内涵而兴奋不已，孩子们的潜能是无限的，

任何时候都不要低估了他们的能力。教育的

真正价值在于把学生放在正中央，用“爱与尊

重”给每位学生提供发光发亮的平台，让他们

在活动过程中不断完善自我，认同自我，从而

发掘自己的潜力，成为最好的自己。

我在家访中的这些收获，也将激励我更

深入、更细致地研究家校关系，促进学生全面

多元地发展。

家 访
□ 茹海燕

元宵节下午，想去野外走

走。穿过不是一座村庄，逢三

处花会表演。这些照片，有些

历史意义。过若干年，花会表

演这种民间艺术形式或许就会

隐没。我第一次对花会有印

象，还没有上学。有年春节，稻

地镇龙凤庄大队部的场院，来

了扮花会的，随之涌来的，是汹

涌的人众，将表演场地围得里

三层，外三层。我用童年的眼

睛观察、经历了那场胜事。看

会的人，他们都兴奋地挪动着

脚步蜂拥着。多年来，我不喜

欢盲目、一拥而上的追逐，但也

是因为拍照兴趣使然，使我得

以脱离出来，观察围观的人

众。这次，打动我的，是一位老

者。她身处热闹，有一种凝神

的安静。她超然物外的眼神，

使得她身处人中，又和谁都不

关联。她也许不会知道，我在

关注她，并在瞬间达成了情性

的理解，她也无需知道。因为

人生，究其本质，就和他人无

关，是来完成自己的吧。

正月里来闹新春
□ 耿宁


